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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美兰

故乡是游子的魂，是生命的根，无论走到
哪里，也走不出故乡的目光；乡情是一坛岁月
封存的老酒，时间越长味道越浓。

一座烧得火旺的地炉，把故乡的情串联了
起来，无论是兵荒马乱、饥饿横行的年代，还
是改革开放、丰衣足食的今天，那永不熄灭的
火焰烙铁，把浓浓的乡情烙印在游子的记忆深
处，无论天涯海角。

叔公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左右离开家乡
的，确切地说是被抓去当兵的。叔公离家时，
曾祖母抓了一把泥土塞进他的口袋，说带着故
土漂泊异乡能更快地适应那里的水土，健康无
病。乡亲们把亲手包扎的桐叶糍粑，装进叔公
的口袋，让他在路上吃，千叮咛万嘱咐叫他早
去早回。

叔公就这样阔别了故乡，离开了他的父
母，离开了可亲可敬的父老乡亲。谁曾想这一
去就是五十年，一直到海峡两岸恢复交往的时
候，叔公才有机会回到故乡。

五十年，漫长的半个世纪呀！叔公脸上爬
满了岁月沧桑，斑白的发丝在微风细雨中摇
曳，述说着一代人的悲欢离合。当年走时风华
正茂、英俊潇洒，如今已是老态龙钟的古稀之
人了。故乡的亲人是否都安在？那座日夜燃烧
的地炉是否还在熬着玉米粥，煮着猪潲；温着
埋入地炉旁边的煤砂罐里的水，供乡亲们洗脸
洗脚；乡亲们吃着热腾腾的火锅，聊着家长里
短……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战乱的年
代，叔公说他每月都给家里的亲人写信，可总
是收不到亲人们的回信。叔公想也许是他整日
转战南北，亲人们的信还没有寄到他已经走
了。那时，叔公是多么想收到家乡的音信
啊。

乡愁如丝，越扯越绵长。在二十世纪九十
年代，叔公终于踏上了故乡的土地。回来前，
叔公常常想：阔别了多年的故乡，是否还能接
纳他这个漂泊异乡的游子？有了这些顾虑，叔
公不敢拖儿带女回来，只好一个人回来。

叔公刚刚下车，早已拿着他相片来认人的

爷爷飞奔过去，紧紧地抱住了归来的叔公，泪
如雨下，泣不成声：“兄弟，你终于回来了！”

兄弟俩紧紧地抱成了一团，久久不肯分
开，旁边的人开始议论了起来，对叔公这个

“外乡人”投来了异样的目光。叔公用普通话
问这问那，爷爷说着本地的方言，双方的对话
虽有一些别扭，但都能对答如流，都能听懂对
方说了什么。跟爷爷一起来接叔公的还有父
亲、我和几个乡亲，叔公一一和我们拥抱，大
家不禁泪流满面。

在车上，我们轮流向叔公说起家乡的变
化，也说着家乡不变的乡风民俗。这时，叔公
真后悔没把妻儿带回家，让他们也亲身体会故
乡的浓浓亲情。

曾祖母曾祖父早已去世，和叔公同年的伙
伴们也所剩无几，叔公心里生出许多哀伤。回
到家里，身体硬朗的叔公总是闲不住，拉着我
陪同他走巷串门。叔公说他要踏着家乡的泥土
寻回他童年的脚印：在干净的水泥路上漫步，
弯腰低头喝着自来的山泉水，坐在一丛丛随风

摇曳的青竹下听老人讲古，看着河边游泳嬉耍
的孩童，吆喝着牧归的黄牛，吃着地炉烤香的
红薯，抹得一脸的锅灰……多情的故乡，在叔
公的面前一一重现。

我们家杀了两头大肥猪，在球场上摆了满
满二十几桌，全村男女老少团聚在一起，大块
地吃肉、大碗地喝酒、大声地猜码，谈笑风
生。大人小孩们端着大碗的“土茅台”和饮料
逐一跟叔公碰杯敬酒。那天，叔公盛情难却，
一醉方休。

家乡的变化太大了，但故乡的人，故乡的
情是永恒不变的。盛大的“乡亲宴”结束之
后，便到了“家宴”。乡亲们轮流拉着叔公到
他们家做客，从东头吃到西头，像过年一样
热闹，谁都不肯落后。一家人围在熊熊燃烧的
地炉旁边吃着火锅，品着飘逸四方的“土茅
台”，吃着硕大的“方块肉”，尝一块香喷喷的
扣肉，挟一筷从山里采回来的野菜，说着家乡
的方言，斟酒碰杯，此景此情，让叔公真正融
入了家乡的粗放和豪情之中。

叔公回家探亲的消息一传开，周边十里八
乡的乡亲们都不约而同地过来探望叔公。顺便
也想让叔公帮他们找寻跟叔公一样漂泊他乡的
亲人。叔公耐心地把村民们提供给他的亲人相
片资料一一收好……

有一天，一位老奶奶从隔壁村来探望叔
公，一进屋，双眼便瞅着叔公呆看，悲喜交
加，百感交集，一趔趄扑进叔公的怀里情不自
禁地哭了起来，让叔公十分尴尬。我让她先坐
在椅子上，叔公认真地端祥着面前的老人，努
力地在尘封的记忆里搜索她的影子。

叔公想了想又不敢确定，吞吐地说：“你
是……”老奶奶抹了一把鼻涕，她用粗糙的长
满厚茧的双手一层一层地把包裹解开，慢慢
地，一双漂亮的绣花鞋便跳入叔公的眼帘，叔
公灼烫的泪水滚滚而落。一份送不出去的定情
物，一场走不到一起的爱情，此时此刻在我们
的面前重温了起来。娟子！叔公当年那个可怜
的爱人啊！这么多年了还挂念着叔公。

娟子是叔公离家前未过门的媳妇，他们是
唱山歌相互认识到谈情说爱的，以山歌许下终
身。叔公相中了娟子，娟子默许了叔公的求
爱，双方两情相愿，只待良辰美景，一对佳人
便能同眠共枕，白头偕老……

老奶奶噙着眼泪，把那双绣花布鞋颤巍巍
地递到叔公面前，说：“虎子，拿着吧，当年
我本想亲手把它送到你手里，却不知你提前走
了，你这一走让我等了一辈子啊……”叔公愧
疚不已，他紧紧地把那双绣花鞋和娟子一起揽
入怀里，伤心地痛哭起来。

造化弄人，如今叔公和娟子都是当爷爷奶
奶的人了，谈起他们当年的感情，一对老顽童
破涕为笑，皱巴巴的脸颊竟如灿烂的晚霞一
般，通红一片。

相聚的时间总是那么短暂，叔公不得不再
次挥手告别父老乡亲。叔公带着乡亲们的礼
物，怀揣着娟子奶奶的绣花鞋，带着乡亲们寻
找亲人的嘱托，迈着蹒跚而沉重的脚步，一步
一回头，难舍难分！叔公弯腰双手捧起了一把
泥土放入贴身的口袋，泪水簌簌而下……

岜 莱 副 刊

喜欢钓鱼的朋友时常跟我说起渔趣，然而我不太明白钓鱼何乐之
有？

我见过一些钓者，装备是极其齐全的，似乎在任何一个水边或河岸
都能建立一米见方的小乾坤来，吃喝玩乐应有尽有。更有痴钓的人，映
着月色，驾一扁舟，执一手灯，至那寒潭或湖心，满塘秋夜粼粼，不知钓的
是何物？鱼有几许？

直到有一天，我见着他，我似乎明白了原来不太明白的事情。
马鞍山在长江的下游，号称皖江八百里，称作江东胜地，诗城牛渚。

水自然是多的，长江的鱼儿便顺着各种支流游到我们的母亲河慈湖河。
我家临水而居，一日在楼台上向水边望去，只见一瘦小单杆的老翁，穿着
黑色上衣，戴一个黑色帽子，看不出半点非凡，和那些垂钓者无异，一杆
一钓，一椅一桶。仿佛一江秋水，都随他化了。

平日里，我不常在家，故而不知他是不是经常到这里来。然而奇妙
的是，今日我站在楼台下望，不过一杯茶的功夫，这钓叟便钓起了一只
鱼。这鱼不大不小，远见着在钓叟的手里似有挣扎。他小心翼翼地解下
钩，将鱼甩在鱼篓中，重新上好鱼饵，便又抛丝水中，眼下未到一分钟，激
灵一提竿，又是钓上一只来，和前者大小相仿。再次下竿，不一会儿又是
一条。如此十数下未有空钩，若不是亲眼所见，谁相信这般奇事？

晌午时候，已经是满满一筐的鱼儿被他带走了。我傻呆呆地想着这
事，却始终不得其解。直到一天我起了个大早，向楼下湖边一望，只见那
个熟悉的身影，瘦削的身子佝偻在河边，不知抓一把什么东西向湖中撒
去。又不一会儿换一个水域又撒了一把。来回倒腾几个地方后，才准备
渔竿鱼篓小椅子，选定较远的一个水域垂丝悬钩。未几就换到了下一个
事先撒饵的水面去，继续开启神钓行为。

就在那么一瞬间我似乎明白了，哪有什么神钓翁，不过是凡事做好
充分准备罢了。

一波又一波与青春有关的电影在眼前放映，影片
中青春逼人的芳华，恣意、奔放、洒脱交替上映。

青春来袭，我不懂得珍惜；待身边的人频频谈起
时，我才惊觉它早已离我远去，今生不会再回来。

这段时日，初中同学组建了微信群，大家纷纷吵
嚷着让班长组织一次聚会。人缘超好的班长极其耐心
一一回应大家，像极了家长频频安抚吵着要吃糖的孩
子。温馨祥和的氛围，洋溢着大伙怀念逝去光阴的情
怀，感叹着一起走过的那段纯真而又纯朴、忧郁又率
真的青葱岁月。

时光一别，二十余载，大家原来青涩的模样早已
改变，岁月在每一张脸上或多或少都雕琢了一些内
容。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大家感慨颇多。微信群里
每天像煮沸的开水一样嗞嗞响个不停。大家纷纷谈论
着发生在最纯真的年龄的点点滴滴。有些当年觉得天
大的事，现在想想不过是芝麻绿豆的小事。就算当年
觉得颇为尴尬的事，现在回忆起来都是美好的。我们
相遇在那个美好青春时代、花样的年龄，三年的同窗
苦读，美丽的校园留下了我们的青春足迹。

同学们把旧日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件以及褪色
的卡片全都翻出来晒在群里。看着这些熟悉的物件，
美好的青春记忆，就像从泥土里拔出来的生黄豆在烈
日下暴晒几天后从豆荚里“蹦”的一下，全跳出来
了。群里顿时又一阵热闹……

大家分别的二十几年时间里，看似曾经熟悉的同
学实质上又都不再是当年那个熟悉的人了，各自历经
了多少不同的心路历程。有的一帆风顺，有的诸事不
顺……但不管怎样，同学是大家统一的称呼，明日事
难预见，所幸仍能互勉。

毕竟，青春是永不褪色的记忆。

神
青春，永不褪色的记忆

乡亲乡亲乡亲乡亲乡亲·····乡情乡情乡情乡情乡情

钓
翁

我希望自己就是那棵神树
枝叶根须皆可入药
病入膏肓者得以重生

我希望方法技巧组成我的躯体

我呼出的气，嘴里溅出的唾沫
有助于你们记住单词语法句型

我希望手中有支魔法棒
在讲台上轻轻一挥

无数颗沉睡的脑袋被唤醒

梦寐以求的分数

跃上你们的成绩单

我希望自己是超人

在你们与网络游戏间

砌起一堵无形的墙

让你们只能与知识紧紧相依

一道闪电划过

我面对现实

希望你们能自醒

□□ 韦荣琼韦荣琼（（壮族壮族））

我 希 望我 希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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